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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旅奉化

清明依然在溪边柳枝上返青（组诗选二）

原杰

清明花

杨柳 一枝枝被风吹斜……

或近或远

蜂之翼蝶之翅扇动白梨红桃

在山野上纷纷扬扬

坟茔 湿漉漉的不长花……

扎一枝纸花插一束山花

它们在风中瑟瑟发抖

或者 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清明 挡不住蓝的紫的黄的小花

爬出薄暮

水在坟边潺潺

牛在水田踉跄

清明是不会把鸡当作鸭的眼睛

清是一条比记忆更古老的河

游鱼成群 还适时扬起稚嫩的涟漪

河边却连绵新生的香草鲜花

水鸟惊飞 微波摇曳采荇女的姿势

明亮的太阳每天都要巡视一遍

阴雨天也要拨开云层看一眼

秀发飘飞的月亮则在晚上出来

所到之处 飘渺一脉灵动的诗意

隔着一块分化的墓碑

清明是父亲佝偻熟悉的身影

隔着一帘闪亮的屏幕

清明是女儿清澈动人的声音

隔着一道变厚的白内障

清明是我和妻子不会把鸡当作鸭的眼睛

岸上挤着一大片芦苇。

海里游着一尾鱼。

一道堤坝横亘在它们中间。

开着白花的芦苇，野茫茫一片。

带着大海游动的鱼，只有一条。

一条堤坝横在它们中间。

人世间到处都有这样的芦苇。面目模糊，

一棵

挨着一棵，密密匝匝。

一棵芦苇的孤独，淹没在众多的孤独中。

而在你知道的海水内，只有一条鱼，拖着整

座大海

艰难地游动。

孤单的鱼，在海里流着眼泪，但不被看见。

一条堤坝横亘在中间。

——这就是真相

你的外表：芦苇的孤独。

你的内心：鱼的孤独。

芦苇与鱼
高鹏程

诗外音：
第一次去天妃湖，我就被震

撼到了。

来奉化之前，我在象山港对

面的象山半岛最南端的渔港小镇

石浦生活了十多年。终日面朝大

海，早已习惯了门前那一湾潮涨

潮落的海水和空气里浓重的鱼腥

味。后来又借居在象山半岛北端

的小城。距象山港仅有十分钟车

距，闲暇时刻时常到港畔散心，那

时目力所及，是否曾经抵达过如

今近在眼前的这一方水域？

从谷歌地图上看，象山港似

乎就是茫茫东海或者太平洋伸向

内陆的一条液体之舌。天妃湖大

约就是舌尖右侧的一小片水域。

这片原本和广大港湾连在一起的

水域，因为一道堤坝忽然改变了

姿态。

肆意奔涌的东海水，进入象山

港狭长地带后，奔势渐缓，携带的

泥沙渐次沉淀，为整个港湾带来了

华东地区罕见的清水区域。在象

山港腹地，让这股奔涌之水几经跌

宕，终于有了回旋和喘息之地，安

静下来的海水被一道大坝切割成

了一块巨大的暗蓝色水晶体。水

面波平如镜，在远岸景物的映照

下，散射出了诱人的光芒。

如文首所言，第一次看到这

样的景象，我的确感到了震撼。

此后一有空闲，我都会驱车前

往。不可救药地喜欢上了这碧湛

的一湾。尤其是在冬日，尤其是

在芦花盛开的时候。

站在天妃湖绵延数千米的海

堤大坝上，目光会不由自主地被

两边的浓妍色泽吸引。一边是平

静的海蓝色，另一边是大片的黄

白夹杂的色调。大片的芦苇，生

长在堤坝下的浅滩上。从秋天开

始，慢慢由青转黄，到了初冬，渐

至发白，渐至茫然。一阵近似一

阵的秋风，就这样把诗经里的蒹

葭吹成了现实中的芦苇。如果此

时有一夜海风呼啸，芦花就会大

面积地飘扬。

是的，那种大面积的，占据了

整个海涂。

“开着白花的芦苇，野茫茫一

片。”这是我在一个冬末的傍晚再

次驱车来到天妃湖后写下的第一个

句子。客观、写实。未曾调动任何

既往的诗意，最终它也并未出现在

这首诗的开头。

那时，当我沿着堤坝徘徊，耳边

回旋着海风吹动苇草茎叶的飒飒

声，鼻翼两侧混合着海腥味和芦花

的枯草气息，我的大脑里，掠过了许

多有关芦苇的诗句，东方的古歌和

西方的哲思。但我没有调动出任何

修辞。

“芦花开了，野茫茫一片，人世

间到处都是茫然无用的深情”。后

面半句，是不知过了多久之后，我空

白的大脑里忽然冒出来的句子，但

这应该是我从别处看来的句子。我

想回避它，但它始终顽固地占据着

我的大脑，以致我无法从它设置的

陷阱中挣扎出来。

我只好调转方向，把目光投向

另一侧的海面。此刻的象山港依旧

平静，只有海风掠过海面，掀起一层

细微的觳纹。只有水底的洋流，把

远处的海浪悄然送至岸边，发出若

有若无的呜咽。

大海为什么平静？难道它没有

悲伤吗？

我忽然想到了曾经看过的一部

法国电影。年轻的德国军官借助巴

赫向心上人说出的经典台词:“我之所

以喜欢大海，是因为它的宁静，我说

的不是海浪，而是别的东西，神秘的

东西，是隐藏在深处，谜一样的大海，

大海是宁静的，要学会倾听……”

哦，那别的，神秘的东西！

现在，你会看到，我稍稍摆脱了

芦苇的控制。我找到了另外的，别的

东西。在我的想象里，它也许是一条

鱼、一个词，面容沉静、不露声色，但

是却带着难言的悲伤。那是细小的

悲伤，也是巨大的悲伤。那是一条鱼

的悲伤，也是整片大海的悲伤。那是

两个年轻人爱情的悲伤，也是两个国

家和民族的悲伤。

当我再次转过身，面朝海堤。这

道分隔大海和芦苇的堤坝，忽然就贯

穿了我的胸肋。

然后，我想，正如你看到的，我要

表达的应该都在上面的诗句里了。

需要补充的是，当我写下这首诗后，

芦苇已不再是芦苇，堤坝已不再是堤

坝。鱼，当然也不再是鱼。

陈亚青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这是

杜甫的《春夜喜雨》里的诗句，春

雨春风，俨然是春天的开场序

曲。然后，春天才转动画轴，缓缓

舒展，风和日丽、万紫千红、鸟语

花香、小桥流水、烟火人家。

春雨，没有了昨天的凝重，一

改之前动辄急促，下则滂沱的性

子。这不，天空像是老天兜的一

面偌大米筛，春雨在篾筛细孔中

瘦身而过，匀称苗条，下得洋洋洒

洒，从容优雅。即使是李白笔下

的庐山瀑布，“飞流直下三千尺”，

从银河九天上一路狂奔而来，也

要让它改头换面变个样。雨水经

过春的分崩离析，缓冲减速，在空

中纤细婀娜，安然着陆。绵绵细

雨，润物无声，但滞留在屋顶瓦缝

间的，终究是要形成檐下廊上的

滴漏之声，叮叮咚咚，若断还续，

不绝于耳，在春眠不觉晓的梦境

里，幻化成了丝弦细乐、天籁之

音。春雨，捂着母亲般的温度，悄

悄地融入了大地的温床，泥土中渴

望着的种子，如逢甘露，生根发芽，

从此开始生命的旅程。春雨来得如

此及时，于是，万物滋润，通体皆是

活力，苍翠得欲滴汁水。

春风，不再是寒冷彻骨，不再是

怒号狂啸。无论是白居易的“野火

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还是王安石

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

还”，揣度其意，要么是春风把生命

的赞歌谱写，要么就是坚强不屈的

生命，在奏响春天的乐章。看来，春

风与生机，二者密不可分，春天的蠢

蠢欲动，只因东风而起，而且风情万

种，生命的奇迹，从此层出不穷。我

一直以为，弱柳扶风，楚楚动人，那

是春风的杰作。只有在五彩缤纷的

春天里，轻歌曼舞，飘逸如斯，才会

令人心生阵阵欢喜。有人说风过无

痕，其实不然，我觉得春风是一支蘸

墨的画笔，锋向所指，勃勃生机，轨

迹明显。杜鹃花热烈如熊熊之火，

桃树胭脂淡抹，杏花如雨，梨花似

云，布谷鸟活跃在山谷里，啁啾婉

转。春风十里，与人们拂面亲肤，与

草木枝叶，跳起了交谊舞；田园陌

上，春风荡起碧波万顷，花团簇拥，

为春天缀上画龙点睛般的色彩。

春风化雨，阳光雨露，这是大自

然缜密的生态构思，花红柳绿，青山

绿水，如诗如画，这是一个精彩纷呈

的季节。放眼望去，雨后的天空湛

蓝如洗，远处山峦叠翠，黛眉秀目。

刀削似的山壑，山谷山峰，线条褶

皱，纵向而行。溪流潺潺，泉水欢奔

向东。堤上坝旁柳树成行，嫩芽鹅

黄。枯木逢春，脱下枯萎的外衣，穿

上葱茏的新装。破土而出的幼苗，

点燃了一束绿色的星火，编织开花

结果的梦想。河江宽阔，水汪汪地

盈满河床。有人感慨，海南岛上鲜

花已经盛开，长江两岸柳树才刚刚

发芽，大兴安岭还在雪花飞舞。祖

国的前庭后院，真是美不胜收。春

天的脚步，从南到北，鲜花与雪花同

台媲美，平分秋色。

春天里的阳光，明媚和煦，万物

生长复苏。春天里的人们，喜出望

外，他们拥抱春天，接受阳刚之气，

精神抖擞地投入到春天的旷野里。

春天，播下希望，用汗水浇灌，用智

慧守护。春意盎然的势头，就像灌

溉渠里的水到渠成，篱笆栏栅上的

瓜熟蒂落。

要说春天的喜悦，莫过于唐朝

诗仙李白，“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

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

舟已过万重山。”读来让人有一种驾

驭自然的快感，其实这是他在贬谪

路上跋山涉水，于白帝城获悉圣旨

大赦归朝，终止流放时所作。那种

落差，足以让人喜极而泣，那种心

境，比之时值三月里的春天，有过之

而无不及。想必，他的政治生涯，也

是“千里江陵一日还”，他用他的妙

笔，记录了公元 753年，那个令他刻

骨铭心的双重春天。历史走过了岁

月的长廊，李白把脍炙人口的不朽

诗篇，留世于春。

年复一年，春天进行时的乐章

悠扬动听。严冬已经过去，眼下又

是一个崭新的季节，到处都是繁荣

茂盛的样子。春天的惊喜，人人都

可以热切期待。

春天的乐章

江逸宁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这是新

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友邦对中国提

供援助时的真切鼓励。我不禁想

到：正与围墙外的我们暂时隔绝的

武汉，也与我们有着同一片天，望着

同一弯月。

“中华文明的发祥地，源于一条

河、一条江。其中一条从雪山融水

汇聚，一条……”老人继续说着，“最

后都注入海里。”自我记事伊始，长

辈便与我传述，几十年前某一仲夏

夜，他们卧在竹篾上听得的相似言

语。

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问道：

“那所有的河海，都是这样变出来的

吗？”长辈顿了顿，缓缓点了点头，便

望向了窗外的潺潺溪流：月光照耀

下的清溪，也许让老人想起许多往

事。

我没有再开口，只在心中默念：

河海同源。彼时仍旧少不更事，只

念着“河海同源”，却还没心思索“风

月同天”。清溪水东流，惜别潺湲一

夜声。

时间回溯至不久前，九省通衢之

地爆发不明肺炎。一时间漫天风雨，

报纸新闻、电台广播，处处都在报道

这所谓的“不明肺炎”。户牖齐闭，瓦

缝参差，都听倦了巷里人家不断提及

的“不明”二字，而街坊老少对这肺炎

的讨论，也愈加频繁。直至武汉封

城，再到两大医院动工，全国人民才

彻底明白此役的艰难。当看到大家

对武汉的鼓励、对抗疫所做的贡献，

我心神激荡；当看到外网媒体的造谣

抹黑与国内的内讧追责，我也满怀一

腔愤怒与哀愁；当看到屏幕上增长的

死亡人数的数字，我很难不去想每一

个数字后的百态。

华夏各邦有同天。这几个月，

我不曾出门，却见证了无数别离乐

章：亲友间的诀别、奔赴武汉战士们

的挥手告别 .……“河海同源”，当医

生甩下一纸家书奔赴疫区，当一箱

箱物资如期抵达最需要它们的地

方，我更能了解何为“同源”。而当

每夜大家仰望同一片星空，守望同

一个结局，我才更能意识到“同

天”。在疫情面前，我见识了“魑魅

魍魉”为祸人间，也见识了千年来三

千道藏对大多数人的潜移默化。大

多数人都在想着：我能做点什么？

“或许我捐一些口罩”“或许我多宣

传些防疫知识”。灾难前的每个人

更像儒家方士，望向洪水滔天，眼见

生灵涂炭，依旧是“见一个便试图救

一个”，心中想着：或许我现在就能

为他们做点什么。

万幸的是，我们已然快要度过

这寒冬，而这次疫情，也给全人类带

来许多反思。马克思曾说：“人靠自

然界生活。”如何平衡人与自然的关

系，是一个永恒的方程。方程的解，

不在蝙蝠上，不在果子狸上，也不在

任何一种动物上。但是，它可能藏

在人心里的穿山甲鳞里，囿于人味

蕾上的残存野味中。

“我们绝不能像统治异族人那

样支配自然界，绝不像站在自然界

外的人一样去支配自然界。”恩格斯

如此说道。“河流同源，风月同天。”

这或许不仅仅是对各邦各国，也是

对大千世界下的草叶虫豸的共同宣

誓：这天地，终究属于芸芸众生。

“天地不仁，视万物为刍狗。”但

生而为人，理应保持仁心，行仁者所

为，行为“人”者所为。

河海同源，风月同天


